
“张力”是当代诗歌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

主要是指诗歌作品中的各种矛盾因素、异质因素、

互补因素等所构成的紧张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所形

成的诗歌内涵的最大化。善于表达诗意的作者，总

是充分调动语言的张力，使自己的作品显得饱满有

力，含蕴丰富。在当代著名诗人雷平阳的诗歌作品

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比如同样是

描写云南大地上的河流，作者就通过朴素凝练的语

言，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河流的各种样态及其所带给

人的丰富感受，从而使这一意象呈现出多层次的艺

术美感和丰富的思想内蕴，也展示了作者高超的写

作技巧和深厚的语言功底。下文即从语言张力的

角度，通过对某些关键字词的分析，对雷平阳诗歌

中的河流意象及其深层意蕴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

与论述。

一、语言“张力”与诗歌表义的丰富性
“张力”最初是一个与物理学联系密切的概

念。1937 年，美国文学批评家艾伦·退特（Allen

Tate）在前辈学者兰色姆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

诗歌批评中的“张力”概念。艾伦·退特主张将“张

力”概念与诗歌的意义联系起来，他说：“我提出张

力(tension)这个名词，不是把它当作一般比喻来使用

这个名词的，而是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是把逻辑术

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

而形成的。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

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

体。”[1]可见“张力”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概念，实际上

覆盖了诗歌的表面含义和内在意蕴等全部内容。

在此之后，美国学者罗伯特·潘·沃伦和威廉·
K·威姆萨特都从不同角度进一步丰富了艾伦·退特

的“张力”学说”。沃伦的《纯诗与非纯诗》一文，认

为所谓的“纯诗”当中，其实也充满着复杂的张力；

威姆萨特则将“张力”说与生命的存在状态联系起

来，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2]。尔后，“张力”说

作为“新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

曾经在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

初期被介绍到中国大陆地区。赵毅衡先生尤其功

不可没，他对“张力”学说的渊源及其内在体系做了

颇为详尽的论述，尤其分析了“比喻”、“象征”、“复

义”、“反讽”等艺术手法与张力形成的关系[3]，推动

了这一学说在国内的传播。在此之后，“张力”理论

逐渐为国人所熟悉，并被扩大到对诗歌、小说、散文

和绘画等艺术领域的批评与研究。

由于“张力”概念最初是与诗歌相联系而提出

来的，因此当代国内的一些文学评论者，特别强调

它与诗歌创作的内在联系。如陈仲义就对诗意表

达与“张力”的关系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他认为：

“一般情况下，诗语的张力越强，诗意越浓；张力越

弱，诗意越淡；当张力无限扩大时，诗语趋于晦涩；

当张力无限解除时，诗语落入明白。”[4]可见语言张

力在诗歌中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孙书文则综合艾

伦·退特以来有关诗歌张力的论述，指出“张力”的

本质在于：“当至少两种似乎不相容的文学元素构

成新的统一体时，各方并不消除对立关系，而是互

相比较、衬映、抗衡、冲击，使读者的思维不断在各

极中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立体

感受。”[5]以上这些论述，从不同方面说明了“张力”

的存在与诗歌的内在意蕴和美学风格所具有的深

刻关系，也为我们将这一理论运用与当代诗歌创作

的评论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和借鉴。从中我们不难

看出，正是由于语言张力的存在，使得诗歌所表达

的意义更为充实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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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态的“张力”：气势美和力量美
如上所述，所谓“张力”主要是指诗歌作品中各

种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是这些因素交错所形

成的“比较”、“映衬”、“抗衡”、“冲击”等相互作用力

量，它是诗意的重要支撑。我们看到在雷平阳描写

河流的大部分作品中，就充分调动各种与之有关的

物象并展示其矛盾关系，从而使其笔下的河流获得

了一种独特的气势美和力量美，读来让人耳目一新。

如《河流》一诗，就很典型。作者这样写到：“被

劈开的空气，在它走远之后／才发出破碎的声音。

它已经什么都不知道”[6]。这是对河流的近距离正

面描写，作者开篇就用一个“劈”字，简短、直截而有

力，突出了河流与空气的矛盾关系，刻画了河流在

前进中的动态感，特别是通过对河流与空气之间有

形与无形、有声与无声的对比，充分展示了河流所

具有的一种难以驾驭、难以控制的巨大力量，及其

给观察者所造成的一种精神上的震撼。这样的一

种表现力度，无疑是与作者对“劈”、“破碎”等词语

的精确选择和巧妙运用分不开的，这些词语也正是

本诗“张力”所形成的关键因素。

奔腾而下的河水，其巨大的力量和气势让人震

惊，这种力量和气势又是建立在其速度的基础上

的。所以在其他作品中，雷平阳对河流的速度，也

就是它的动态特征作了进一步的描绘：“红布马场

坐落在炎山乡／从那儿看牛栏江，牛栏江是一条／

细微的白线。没有江水／波涛与河床；没有向下的

力量／想象中的巨人在赛跑”（《凉山在响》）。在群

山之中远望大江，的确难以看见江水、波涛这些具

体的景象，作者使用了“巨人”和“赛跑”两词，来比

喻河流翻山越岭的快捷程度，同时也表达了人对河

流的敬畏、亲近与依恋等感觉。具体来说，“巨人”

让人感到敬畏，而“赛跑”一词则让人感到亲近，这

是一种存在矛盾的关系，作者正是通过对这种矛盾

关系的揭示，深刻地表达了人对水流的复杂感受。

除了速度以外，河流的颜色、声音也是值得注

意的。如果说上文所引《凉山在响》一诗的“巨人”

比喻已有将河流人格化的倾向，那么在另外的一些

作品中，作者的这种意图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在

云南的北方，几条河流／在并列奔跑，它们像几个

／背着镜子的乡下理发匠，它们在打赌／顶着白茫

茫的阳光，看谁／跑得又响又亮”（《有几条河流在

赛跑》）。前面是“巨人”，这里则成了“理发匠”，喻

体的变换，使得诗意更加贴近了现实生活，并体现

出一种神奇的色彩。为什么将河流比喻成“理发

匠”呢？其实这里包含了一种极为巧妙的暗喻：河

流的破坏力就好比理发匠的“剃刀”，尽管河水对于

我们来说就像理发匠一样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要留

心它的破坏力与危险性。这同样是一种矛盾关系，

但作者对他的揭露和把握可谓恰到好处。读者可

以从中感受到这些比喻背后所隐藏的力量，也就是

我们上文所说的诗歌“张力”，在本诗中也是体现得

很明显的。

除了速度和色彩，作者也注意到了河水奔腾的

巨大声音，并对其予以精彩表现：“西，雪边的西，或

者在断层的阴影里／臧着几十个县的寂静／西，金

沙江心脏旁边的西；有时候／一座山的外面，仿佛

爬升着云南所有的雷霆”（《阿鲁伯梁子以西》）。本

诗用“雷霆”一词，将其与“几十个县的寂静”相比

较，显示了河流声音之大，震撼范围之广，充分展示

了河流声音的气势和力量。这是有声与无声的对

比，传神地刻画了河流的声响对于那一片寂静的巨

大冲击力，让人惊叹不已。“雷霆”一词和上文所引

作品中的“劈开”、“巨人”、“赛跑”等词语一起，可以

说是雷平阳诗歌中描写河流的经典词汇。它们的

出现使这些诗歌具备了强大的内在张力，让人充分

地感受到河流的气势美和力量美。这是作者运用

杰出的语言技巧，对云南高原风物的精彩展现，也

是对巨大的自然力量的讴歌，流露了作者对家乡和

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三、静态的“张力”：时间感和历史感
如果说上文所分析的相关作品，主要是描写了

河流的力量、气势等自然美的话，那么雷平阳诗歌

中的另一类作品，则突出了河流所引起的人的某些

特殊感受，如惆怅感、时间感和历史感等。作者在

这些作品中，很少对河流进行正面描写和直接抒

情，而是采用烘托、对比、映衬等艺术手法，使得这

些作品呈现出另一种不同的审美风格，诗歌的“张

力”在这些作品中的表现也有很大的不同。

如《河流二》这首诗，表现方式就很特别。从题

目上看，作者是在描写河流，但又没有直接点明所

描写的对象，而是从河流给人的印象入手：“有些风

物不可以聆听，不可以让它们／静止；有些流动不

可以接近，不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水鸟，在它们的

表面上飞／有些厚达几十丈的滚沸不可以切断／

不可以蔑视它们的冲击力；有些没有尽头的／循环

不可以隐喻时间。”这里连用了“风物”、“流动”、“滚

沸”、“冲击力”等词语，力量感由弱到强，观察点由

远到近，通过“风物”、“水鸟”等意象的烘托，最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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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明“河流”所隐喻的时间意义。这种处理方法，使

得本诗中语言“张力”的指向，不是向外扩张而是达

致一种内在的反省，因而在语言表达上显得更加含

蓄，其内在的意蕴也显得更加隐秘和深沉。

与《河流之二》的隐喻手法相比，《流淌》一诗则

采用明喻的方法，将时间比作“金沙江一样”的流

水，表述了在时间的流逝中对人生活感受的改变：

“有时候，我也曾试着讨厌周围的一切／甚至非常

认真地去恨过一些人与事／它们，他们，往往又随

着时间，金沙江一样的／时间，流淌一程之后，变得

遥远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每个人在生活中都

可能遇到一些不喜欢的人和事，但是如同流水一样

的时间，又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人们对于往事

的看法。这是时间的力量，它如同永不停歇的流

水，在日积月累中发挥着让人难以逃避的侵蚀作

用。作者就是这样通过一种“今昔”的对比，构建了

诗歌的一种柔性“张力”，通过河流的象征作用，抒

发了人在岁月流逝中对生活的感慨。

的确，人的生活是受制于时间序列的，眼前短

暂的分分秒秒其实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每天都是整

个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基于上述对眼前时光

的感悟，雷平阳的某些诗歌，对于河流所引起的历

史感也进行了深刻的叙写，如《水富县》：“大江日夜

流，我只是过客／以前坐在江滩上看月亮，月亮是

红的／十多年过去，喝五粮液，偷食中华鲟／月光，

越看越白。谓之内心萧瑟”。作者在本诗中，将时

间和历史比作日夜奔流的“大江”，写出了历史的伟

力及其不可抗拒的特点。江滩之上“月光”的颜色，

由“红色”逐渐转变成“白色”，这种颜色由暖色调向

冷色调的变化和对比，充分说明在时间的流逝中，

人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感悟、期待也逐渐由感性变为

理性，甚至不得不面对某些已经难以改变的事实。

人与大江的对比、月光颜色的对比，构成了本诗的

内在“张力”结构，在时间和空间的立体交互作用

中，作为个体的人感觉到宇宙力量的可畏与可敬，

一种忧伤的情感扑面而来。当然，认识到人的作为

的有限性，并不一定会导致消极悲观，恰恰相反，认

识到这一点而去努力把握那些可以把握的事物，反

而可能会使自己的步伐更加坚定，这正是本诗所流

露出的博大性情怀和生命哲思的感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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